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绒毛娃娃 by 饭饭粥粥

 

父亲死时，警方通知我去收拾他的遗物。

我和父亲不熟，从小父母离异後我就跟著母亲到迈阿密去，之後就没怎麽跟父亲连络，就这麽过了四十几年。

想想父亲也已经七十了吧，算是活得挺久，身为人子的我虽未曾尽过孝道，不过我也不会觉得有什麽遗憾，拿著一些证件搭机飞往久违的故乡。

我并没有太期待会有什麽大额遗产，顶多一间房子吧，或者还有一些存款，拿来帮他办後事，搞不好所剩就不多了，抱著轻松的想法，我找到父亲生前交付的律师事务所。

在那里，律师笑著对我说：「哈罗！你总算来了，孩子等了好几天呢。」

……孩子…？

 

那是一个小男孩，明显的一看就知道是东方人血统，黑发黑眼，以东方人来说偏白的皮肤。

男孩被取名叫娃娃，很怪的发音，好像是中国话中「很小的小孩」的意思。

父亲，我那七十岁的父亲，竟然在几年前还领养了一个男孩子，我真想到停尸间把他拉起来揍他几拳。

可是没办法，领养都领养了，我自己虽然目前是单身一人，不过在几年前和我太太离婚前也是跟三个儿女住在一起的，不是不会带小孩。

算了，也是一种缘份吧。我办理了过继领养手续後，带著娃娃一起回到父亲的房子去。

娃娃很安静，不知道是内向还是不太会说英语，乖乖的让我牵著他的小手走路，其实我很想把他抱著走，因为他的个头实在太矮，走起路来对我来说简直就像在散步。

「娃娃。」他抬头看我，「娃娃，我抱你走，好不好？」

娃娃眨巴了几下眼睛，对我点点头。

我把他抱起来，放在我的手臂上，我发现他好轻，我根本不用费力。

「娃娃几岁了？」我想我应该多跟他聊聊，他实在太安静了。

他伸出手，比出了七根手指头，我还以为他才五岁呢，东方人看起来年纪就是要打折。

「娃娃有去上学了吗？」这麽大，应该上小一了吧。

娃娃点点头，这次开口了。「ＸＸ小学，我是一年级。」

他的声音很嫩，像个小女孩，不对，应该说像个奶娃子。

真的是很可爱，难怪父亲会收养他，连我都在短时间就喜欢上他了。

在美国养个孩子并不贵，我想就把他养大好了，会被送到美国领养的孩子通常有些悲哀的过去，我真想好好疼爱他。

 

拿出律师交给我的钥匙，我打开这栋独栋的二楼房子。

房子不大，地点也有些偏僻，真要转手想来也不会有什麽好价钱。我想就算不住这儿，也不用卖了，就放著吧。

娃娃自己走进屋内，熟练的打开客厅的灯。

「娃娃的房间在哪呢？」我思考要让娃娃转学到迈阿密，在那之前我可能得花点时间跟他好好沟通。

娃娃指了指二楼，歪头一想，便拉著我的手要我跟他一起上去。

我顺著娃娃的意思跟他走上楼，他打开靠南边的一扇木门。

此时刚好是下午，没拉上窗帘的向南窗户打进充份的阳光，让我看清房内的景象。

那是……有点诡异的景象。

里头是一般孩子的房间，一张小床，一张小书桌，一把小椅子，地板铺著防止孩子跌伤的软垫，唯一不一般的，是里头放了一堆绒毛娃娃。

也许有人会认为，孩子房内有绒毛娃娃有什麽了不起，没错，要是数量只是个十来只，我也顶多觉得是孩子喜欢而已。

可是，屋内的绒毛娃娃乍看之下绝对超过上百只，不……搞不好有到千位数也不一定……

小床上，几乎没有人可睡的地方，全都堆满了绒毛娃娃。除此之外，地上、桌上、椅上、甚至一旁的小衣柜上也都是绒毛娃娃。

小熊、兔子、小狗等动物系的也有，唐老鸭米老鼠类的卡通系的也有，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绒毛娃娃占据了房内所有空间。

我惊讶到什麽话都说不出来时，娃娃已经走进房间内，由於地上全是绒毛娃娃，娃娃几乎每一步都会踩到那些毛绒绒的东西。

娃娃爬上小床，抱住床上最显眼的一个绒毛娃娃，那是一只超大的泰迪熊，几乎有两个娃娃大。

「娃、娃娃……这些全是你的绒毛娃娃吗？」好不容易我才找回自己的声音。

娃娃对我点点头，白嫩嫩的小手紧抱著泰迪熊。

我想到父亲死後，他被接到临时设施去照顾，想必和这些心爱的绒毛娃娃被迫分离了好一阵子，想到这里我又替娃娃觉得可怜了。

但是……如果要把娃娃接到迈阿密去，我不可能把这些绒毛娃娃一起带去吧……我开始头大了。

娃娃抱著大型泰迪熊，两颗圆滚滚的黑眼珠盯著我瞧，突然开口问我：「爷爷呢？」

我愣了一下，才想到他在问父亲的事。称呼他爷爷也对，毕竟他们年龄差距这麽大，在孩子教育上与其让他叫爸爸，不如让他叫爷爷。

「我很抱歉，娃娃，爷爷死了。」我尽可能温柔的说：「死掉，懂吗？就是不能再回来了。」

娃娃没说话，盯著我的眼睛眨巴了几下，後来就把头埋进泰迪熊的肚子里去。

 

晚上，我叫了外送喂饱我和娃娃的肚子後，整理整理家里就让娃娃先上床睡觉了。

娃娃在满是绒毛娃娃的床上几乎快要看不见，不过他也许是习惯了，堆了几个绒毛娃娃後就躺在上头睡了。

我又回到客厅去整理了一些东西，父亲东西不多，也许不用几天我就能把娃娃带回迈阿密，我想。

抬头看看已经不早了，我去冲了个澡，打算到父亲的寝室去睡。

走上二楼，我往娃娃的房门口一看，心想去确定他有没有踢被好了。要知道孩子很会踢被的，我是三个孩子的爸爸，清楚的很。

轻声推开门，我惊讶的发现娃娃还没睡著。

娃娃趴在一堆绒毛娃娃身上，小小的身体似乎在发抖。嫩嫩的男童声音小小声的在喊，爷爷、爷爷……

我感到很悲哀，父亲离开一事，对娃娃的打击看来很大。

突然间我有点理解娃娃为什麽这麽爱绒毛娃娃了，我低头看看自己从袖口伸出的手臂，上头是密密麻麻的体毛。

我父亲也一样，是体毛极多的白人。就算穿上衣服，从衣领都还看得到跑出来的胸毛。更别提全身及手脚上多不可数的体毛。

对娃娃来说，绒毛娃娃的触感也许会让他想起父亲吧。

正当我想静静的离开时，我听到娃娃发出奇怪的声音。

那……不像是啜泣声。

背对著房门，我的双脚麻痹了。

「嗯…嗯…嗯嗯……爷爷…爷爷…………」

那不是陌生的声音，我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爹，我知道那是什麽时候才会发出的声音。

娃娃奶嫩的声音喘息著，嗯啊嗯啊的喘息声在我耳边环绕。明知就这样迈步离开是最好的选择，但好奇心还是让我转回头去。

从门缝中，我看到娃娃小小的身子趴在床上前後移动著。暗暗的睡眠灯中我仍可清楚看见他嫩白的小屁股……他把睡裤脱掉了。

光屁股的娃娃双脚夹著泰迪熊肥大的肚子，把小阴茎在粗糙的绒毛中磨擦。

也许他还没有发育到可以射精，但只要是男人就会知道，就算在还未能通精时，只要磨擦阴茎仍是会有快感。

也许这只是娃娃的秘密游戏，我自己告诉自己，可是娃娃一再发出的「爷爷、爷爷…」的呻吟让我无法控制住内心可怕的推测。

娃娃的呼吸声越来越急促，呻吟声越来越高亢，我知道他快要到临届点了，我低下头，不意外的发现自己已经勃起了。

「嗯啊～～爷爷！爷爷！爷爷捅娃娃！捅娃娃！」娃娃尖声叫著，嫩白色的小屁股抖动著，达到了假想高潮。

 

关键性的一句话让我无法再欺骗自己，七岁的孩子不可能自己主动知道这种句子，父亲对他，不是单纯的领养人。

父亲是个很高壮的男人，就算七十岁过世时身高仍有将近一百九，我想起今天不到我大腿一半高度的娃娃，我回想起刚才娃娃喊的『爷爷捅我』。

这是犯罪，冷静的我在内心说，你应该把娃娃带去找心理医生，找另一个完整的家庭让他长大。

可是我——

我静静的关上门，当做不知道这件事。

恶魔在我心中，我无力阻止，也不想阻止。

我知道我会把娃娃带回迈阿密，让他念那儿的小学，跟我住在一起。

然後，我知道，我会对他做出一样的事，和父亲对他做的事一样。

 

完　2008/3/25

 

应该会有续篇，不过不会太长，大概两三篇就结束了吧。

目标是篇黑暗文，越黑暗越好，陷入深不可测的黑暗中。

 

明明该乖乖整理出书用文

偏偏灵感小精灵（谁啊…）要在这时打扰我

只好偷偷在上班中（！？）一小段一小段的写文

我是薪水小偷啊…………（大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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